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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视角下的道德运气问题
———析托马斯内格尔的道德运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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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威廉斯提出了道德运气的问题后ꎬ内格尔把这个问题与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关系结合起来考

察ꎬ不仅深化了讨论的视野ꎬ而且阐述了某些与威廉斯不同的新颖立论ꎮ 不过ꎬ由于他依然坚持自由与必然的二

元对立架构ꎬ同时对运气概念的理解也存在模糊泛化的缺陷ꎬ结果导致他的立论同样存在一些严重的漏洞ꎬ一方

面主张运气能够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ꎬ另一方面认为道德责任如同自由意志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决

的ꎮ 其实ꎬ从自由意志和道德运气发挥效应的内在机制来看ꎬ任何运气无论好坏ꎬ都只能影响到行为在道德上是

非定性的轻重程度ꎬ却不足以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本身ꎬ也不足以取消主体对于受到运气影响的行为

后果理应承担的道德责任ꎮ
〔关键词〕道德运气ꎻ内格尔ꎻ威廉斯ꎻ自由意志ꎻ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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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 １９７６ 年发表的«道德运气»一文ꎬ在回应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

同名文章的过程中ꎬ围绕运气如何影响道德的问题ꎬ阐述了某些与威廉斯不同的新颖立论ꎬ尤其把这

一问题与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关系结合起来探讨ꎬ深化了讨论的视野ꎬ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不过ꎬ由
于他依然恪守西方学界主张自由与必然不共戴天的二元对立架构ꎬ未能解答自由意志之谜ꎬ同时对运

气等概念的理解也像威廉斯一样存在模糊泛化的缺陷ꎬ又导致他的立论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漏洞ꎮ
本文试图在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语境里ꎬ对内格尔的见解进行一些学术性的批判分析ꎬ探究道德运

气发挥效应的实际机制ꎮ

一、道德运气与自由意志

威廉斯先行提出“道德运气”的问题时ꎬ也论及了意志ꎮ 例如ꎬ他开门见山地谈到了康德主义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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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符合义务、绝对良善的“无条件意志”ꎬ以及因此赋予道德的至上价值ꎬ认为它的见解排除了偶然运

气(包括好运和坏运)对道德领域的影响ꎮ 不过ꎬ接下来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对于高庚、安娜卡列尼

娜、不幸轧死小孩的司机等具体事例的分析ꎬ试图论证一个见解:人们不能预测或控制的运气因素ꎬ对
行为的道德价值以及人们的道德评判特别是道德证成ꎬ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ꎻ所以ꎬ以康德主义

为代表的主流学界主张道德不受运气影响的见解是站不住脚的ꎮ〔１〕 诚然ꎬ在论证过程中ꎬ他也多次谈

到了与自由意志密切相关的必然偶然、自主责任等问题ꎬ但并没有将它们放在自由意志的语境里自觉

展开ꎬ同时对“道德”和“运气”概念的理解也存在模糊泛化的缺陷ꎬ结果相当程度上偏离了主题ꎬ与其

说是在探究严格意义上的“道德运气”现象ꎬ不如说是在探究“受到运气影响的行为成败的理性证成”
问题ꎬ因此显得像是隔靴搔痒甚至文不对题ꎮ〔２〕 相比之下ꎬ在主张道德受到运气实质性影响的基本立

场上与他一致的内格尔ꎬ更清晰地引入了自由意志的理论语境ꎬ从而让讨论深入了一步ꎮ〔３〕

内格尔开篇引用了康德有关运气好坏不应当影响道德评判的论述后ꎬ就将“道德运气”界定成:某
人的所作所为在某个重要方面取决于超出其掌控之外的因素ꎬ但我们仍然在那方面把他当成道德判

断的对象ꎮ〔４〕诚然ꎬ如同西方主流学界以及威廉斯一样ꎬ他也时常把“运气”与“偶然”关联起来ꎬ但从

全文论述看ꎬ其注意力还是放在了“主体无法掌控”的含义上ꎬ并据此谈到了道德运气与道德责任的

“悖论”ꎮ 首先ꎬ一方面ꎬ“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或几乎没有一件是由他控制的”ꎻ另一方面ꎬ按
照流行的道德直觉ꎬ我们又无法离开“控制”这个必要的条件展开道德评判ꎮ 所以ꎬ主张道德运气是个

悖论的观点ꎬ不是某种伦理或逻辑上的谬误ꎬ而是对这种直觉上可以接受的道德判断条件会破坏道德

判断根基的一种察觉方式ꎮ〔５〕其次ꎬ道德责任的概念同样“不是一个逻辑矛盾ꎬ而是一个悖论”ꎬ因为

“一个人只能对他做的事情承担道德责任ꎬ但他做的事情却是他没有做的大量事情的结果ꎬ因此他无

法对他负有责任和不负有责任的事情承担道德责任”ꎮ 正是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ꎬ内格尔先是指出:
这些关于责任和控制的问题ꎬ与一个我们更熟悉的问题即意志自由问题有关ꎮ 这就是我想探讨的最

后一种类型的道德运气如果意志自身的行为是不受意志控制的先前环境的产物ꎬ人们又如何能

对这些行为本身负责ꎬ〔６〕然后又总结道ꎬ某种意义上说ꎬ这个问题无法解决ꎬ因为行为主体的理念与作

为事件的行为和作为事物的人是不兼容的ꎮ 当某人做了某事的外部决定因素在它们对后果、性格和

选择自身的影响中逐渐显露出来的时候ꎬ人们就会逐渐了解到:行为是事件ꎬ人是事物ꎮ 最后那个负

责任的自我消失得无影无踪了ꎬ留下来的只有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部分ꎬ我们能够为它感到遗憾或高

兴ꎬ却无法谴责或赞扬它ꎮ〔７〕

毋庸讳言ꎬ这样引进了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问题后ꎬ内格尔就更准确地抓住了道德运气问题的

要害:一方面ꎬ人们通常认为ꎬ主体的行为是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下展开的ꎬ或者说是基于他自己的自由

意志作出的ꎮ 所以ꎬ要是某个行为及其后果对其他人或主体自己造成了伤害ꎬ主体就应当对此承担自

主责任ꎬ包括在道德上作出自责ꎬ或者受到其他人的谴责乃至惩罚等ꎮ 康德主义特别强调ꎬ主体的行

为动机必须是符合“义务”的良善意志ꎬ也是借此要求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ꎬ如果不履行义务或

者做错了ꎬ就必须承担道德上的“责任”ꎮ 另一方面ꎬ像司机不幸轧死了一个突然跑到马路上的孩子这

样的道德运气现象却似乎表明ꎬ许多情况下ꎬ主体自己无法掌控的运气因素ꎬ会对行为的动机、过程和

后果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ꎬ甚至把主体变成了一个缺乏自我的“事物”ꎬ把行为变成了一个单纯受

到外部决定因素影响的“事件”ꎮ 既然如此ꎬ人们以“行为处在主体掌控之下”为前提ꎬ对主体及其行

为展开的道德评判ꎬ岂不就落入了自相矛盾的逻辑自败ꎬ等于迫使主体对于自己在外部因素的决定性

作用下ꎬ所从事的自己无法掌控的行为及其后果承担道德上的自主责任了吗? 从这个角度看ꎬ内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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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道德运气嵌入到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语境里加以探讨ꎬ要比威廉斯单纯从运气影响到行为成败

后果的狭隘视角出发作出的探讨ꎬ更清晰地展示了道德运气问题的理论深度和重要意义ꎮ〔８〕

不过ꎬ事情的另一面是ꎬ由于内格尔如同西方主流学界一样ꎬ依然坚持自由意志与因果必然的二

元对立架构ꎬ同时在某些关键的概念理解上也存在模糊泛化之处ꎬ结果导致他对道德运气的探究虽然

比威廉斯深入了一步ꎬ但总体上同样掉进了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陷阱ꎬ集中表现在他自己把道德运气

与自由意志关联起来后ꎬ最终得出的那个无可奈何的绝望结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ꎮ”其实ꎬ一旦打破

了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ꎬ澄清了基本概念ꎬ直面现实中自由意志和道德运气发挥作用的本来面目ꎬ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ꎮ

二、运气是偶然的还是决定论的

实际上ꎬ在前面引用的主张“这个问题无法解决”的那段话里ꎬ内格尔已经依据自由意志与因果必

然的二元对立架构ꎬ把自由意志的自主掌控与各种因素(包括外部环境、先前事件等等)的决定性影响

互不兼容地对立起来了ꎬ认为后者势必会釜底抽薪地否定自由意志的掌控作用ꎬ从而让人失去自我ꎬ
让道德责任和道德评判变成无源之水ꎮ 不过ꎬ他在此似乎忽略了一个与二元对立架构内在相关因而

十分重要的概念辨析问题:如果像他、威廉斯ꎬ以及整个西方学界经常做的那样ꎬ把“运气”与“偶然”
关联起来甚至直接等同的话ꎬ它怎么可能又产生“必然”的“决定性”影响ꎬ甚至取消自由意志的自主

掌控呢? 换一种方式发问:按照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共戴天的二元对立架构ꎬ随机偶然的运气理应能

够和谐兼容地促成自由意志ꎬ那它怎么又会对自由意志产生致命性的否定作用呢? 从这个角度看ꎬ当
内格尔把道德运气嵌入到自由意志语境里的时候ꎬ似乎遗忘了西方主流哲学一贯坚持的下述概念架

构:自由一方面与必然势不两立ꎬ另一方面与偶然和谐兼容ꎬ居然认为随机偶然的运气如同因果必然

的规律一样ꎬ也会取消(而非促成)自由意志对于主体行为的自主控制ꎮ 说穿了ꎬ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自

由意志语境中破解道德运气之谜时必须面对的头号难点:“偶然”的运气怎么可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

“决定性”的影响ꎬ以致扼杀自由意志的掌控效应呢?
要克服这个难点ꎬ我们首先应当深入辨析“必然”与“偶然”、“确定论”“决定论”与“命定论”在核

心语义上的微妙异同ꎬ仔细澄清西方学界在理解这些概念方面长期存在的模糊混乱ꎮ 第一ꎬ所谓必然

与偶然之别ꎬ与其说是事实自身的存在状态之别ꎬ不如说首先是人们在认知维度上对事实的描述呈现

出来的“确定”与“不确定”状态之别:人们能以“一定如此ꎬ不可能不如此”的确定方式认知到的事实

状态ꎬ就被说成“必然”的ꎻ人们只能以“可能如此ꎬ也可能不如此”的不确定方式认知到的事实状态ꎬ
则被说成“偶然”的ꎮ〔９〕进一步看ꎬ在非认知维度上ꎬ人们完全能够控制或完全不能控制的事实变化ꎬ都
会在“一定如此ꎬ不可能不如此”的意思上被说成“必然(成功或失败)”的ꎬ如把水烧到 １００℃使之沸腾

的尝试ꎬ或是有意改变月亮圆缺周期的努力等ꎻ人们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加以控制的事实变化ꎬ则会在

“可能如此ꎬ也可能不如此”的意思上被说成“偶然”的ꎬ如他考上心仪大学的概率ꎬ或是明年经济发展

的趋势等ꎮ 第二ꎬ“确定论”强调的是事实尤其因果链条自身能被人们确定认知的“必然”状态ꎻ“决定

论”强调的是甲的影响对乙的存在变化产生了主导性的效应ꎬ亦即乙的存在变化受到了甲的“决定性”
影响ꎻ“命定论”强调的则是事实的存在变化超出了人力自主控制的范围ꎬ对人来说具有不能抗力、命
定如此的“必然”特征ꎬ因而虽然焦点都聚集在了“定”上面ꎬ其哲理内涵却有着鲜明的区别ꎬ不可随意

混为一谈ꎮ 第三ꎬ更重要的是ꎬ无论必然与偶然ꎬ还是确定论、决定论或命定论ꎬ所有这些因素单凭自

身都既不可能取消自由意志的存在ꎬ也不可能否定自由意志的实现ꎻ只有当它们与人的需要形成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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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对人分别呈现出有益或有害的好坏价值后ꎬ才会发挥出要么促成、要么阻碍自由意志实现的不同

作用:无论是必然还是偶然的ꎬ也无论是确定论还是决定论或是命定论的ꎬ凡是对人具有好价值的ꎬ都
能促成自由意志的实现ꎻ凡是对人具有坏价值的ꎬ都会阻碍自由意志的实现ꎬ没有例外ꎮ〔１０〕 一旦澄清

了这些关键的概念后ꎬ我们就能结合内格尔的有关论述和所举事例ꎬ解释运气为什么一方面是“偶然”
的ꎬ另一方面又能发挥“决定论”的影响ꎬ这种在西方学界有关必然与偶然二元对立的语境里ꎬ貌似属

于不可能的悖论现象了ꎮ
内格尔一方面像威廉斯那样ꎬ按照日常的说法把运气分成了“幸运(好运)”与“不幸(坏运)”ꎬ但

也没有解释这种区分的依据何在ꎬ另一方面又把威廉斯相对于主体计划区分开的“内在运气”和“外在

运气”细分成了四类:生成类运气ꎬ也就是人们生来就有的倾向、潜能和气质ꎻ境况类运气ꎬ也就是人们

面临的问题和情境ꎻ原因类运气ꎬ也就是人们受到先前状况决定的运气ꎻ结果类运气ꎬ也就是人们的行

为和计划的结果所形成的运气ꎮ〔１１〕严格讲ꎬ这种细分有点画蛇添足ꎬ因为它们(包括结果类运气)都能

看成作为原因并通过因果链条ꎬ对于主体从事行为的动机、过程和后果产生了影响的运气因素ꎻ所以ꎬ
下面也将从这个角度出发ꎬ辨析内格尔讨论的那些运气事例ꎮ

先来看“孩子突然跑到马路上”这个相对简单的事例ꎮ〔１２〕倘若拥有了足够的信息ꎬ我们会发现ꎬ这
个事件本身其实是由一系列“确定性”的因果链条“决定”的ꎬ包括孩子生性就喜欢四处乱跑ꎬ当时家

长忙于其他事情而疏于照看等ꎬ因而有充分的理由看成“必然”甚至“规律性(周期性反复发生)”的ꎮ
至于在当前的语境里它被说成“偶然”的“运气”ꎬ则主要是因为这个事件对司机来说ꎬ属于“不能预

测”的“碰巧”范畴ꎮ 更纠结的是ꎬ只有在“事前不能确定认知”的限定意思上ꎬ它对司机来说才是“偶
然”的“运气”ꎻ而在“无力控制(不能抗力)”的意思上ꎬ它对司机来说反倒“必然”到了“命中注定ꎬ想
躲也躲不开”的“宿命”地步———这种复杂的语义交织ꎬ正是中外语言都会把偏重于必然的“命定”与
偏重于偶然的“运气”结合起来ꎬ笼统地称之为“命运”的根本原因ꎮ 至于这个同时兼有必然和偶然特

征的“运气”事件ꎬ对于司机行为具有的“决定性”作用ꎬ按照内格尔的说法则集中表现在:要是孩子没

有突然跑到马路上ꎬ车祸就不会发生ꎬ司机就不会在无过错的情形下ꎬ产生威廉斯所说的“行为者遗

憾”ꎬ或是在有疏忽甚至酒驾的情形下ꎬ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和惩罚了ꎮ 他正是在这个意思上说ꎬ孩子突

然跑到马路上的“运气”事件ꎬ对于司机行为的道德定性及其评判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ꎮ
再来看“集中营军官和阿根廷商人的对照”这个比较复杂的事例ꎮ〔１３〕 倘若拥有了足够的信息ꎬ我

们也会发现ꎬ首先ꎬ“纳粹 １９３３ 年在德国掌权”这个事件本身ꎬ其实同样是由一系列“确定性”的因果链

条“决定”的ꎬ因而有充分的理由看成“必然”的ꎮ 至于内格尔在此将它说成“偶然”的“运气”ꎬ主要是

因为这个事件对二人来说ꎬ属于“不能预测”的“碰巧”范畴ꎮ 同样纠结的是ꎬ也只有在“事前不能确定

认知”的限定意思上ꎬ这个事件对他们来说才是“偶然”的“运气”ꎻ而在“无力控制(不能抗力)”的意

思上ꎬ它对二人尤其军官来说ꎬ反倒“必然”到了“命中注定ꎬ想躲也躲不开”的“宿命”地步ꎬ以致人们

有理由说ꎬ二人后来的生活状况不同ꎬ是他们的“命运”不同ꎮ 其次ꎬ“商人 １９３０ 年为了做生意离开德

国”ꎬ本来既是一个受其自由意志控制的“自主”行为ꎬ又是一个因果链条同样“确定”的“必然”事件

(这里已经折射出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站不住脚了)ꎬ但在此也呈现出“偶然”的“运气”特征ꎬ
主要是因为他当时离开德国的目的ꎬ并非有意为了避开纳粹统治(而是为了做生意)ꎬ却又出乎意料

(不能预测或无意)地“碰巧”避开了纳粹统治ꎮ 至于这两个同时兼有必然和偶然特征的“运气”事件ꎬ
对于二人行为具有的“决定性”作用ꎬ按照内格尔的说法则集中表现在:首先ꎬ要是纳粹没有掌权ꎬ军官

会像商人一样过着平静的生活ꎬ却不会因为在集中营犯下罪行ꎬ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和惩罚ꎮ 其次ꎬ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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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１９３０ 年为了做生意前往阿根廷ꎬ结果让他“碰巧”避开了纳粹统治ꎬ能够幸运地过着平静的生活ꎬ免
于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和惩罚ꎮ 他正是在这些意思上说ꎬ纳粹掌权以及商人离开德国的“运气”事件ꎬ对
于二人后来行为的道德定性及其评判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ꎮ

从这些分析中不难看出ꎬ只要限定在受其影响的行为者(主体)“不能预测”或“无力控制”或两者

兼有的意思上运用“运气”二字ꎬ那么ꎬ任何“碰巧”的运气ꎬ都能一方面在“主体不能预测”或“出乎主

体意料”的意思上说成偶然的ꎬ另一方面又在“处于人们能够确定认知的因果链条中”或“主体无力控

制”的意思上说成必然或命定的ꎮ 同时ꎬ任何“碰巧”的运气ꎬ无一例外地都会被认为对于人们的行为

有着这样那样的影响(否则它们就不会被人们当成或好或坏的“运气”看待了)ꎻ在这种影响占据主导

性地位的情况下ꎬ它们还会被说成“决定性”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ꎬ如同刚才分析的孩子突然跑

到马路上和纳粹掌权的事件那样ꎮ 就此而言ꎬ当前语境里的“运气”ꎬ其实是在不同的意思上ꎬ分别被

贴上了“偶然”“不确定”“必然”“确定”“命定”“决定”等标签的ꎬ所以才会出现同一个运气事件既被

看成“偶然”的ꎬ又被认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奇特现象ꎮ 有鉴于此ꎬ我们探究道德运气的问题时ꎬ自
然也应当根据具体的语境展开具体的分析ꎻ否则的话ꎬ倘若不加辨析地一方面把“运气”等同于“偶
然”“不确定”ꎬ另一方面把“必然”“确定”“命定”“决定”混为一谈ꎬ就会对运气概念造成不必要的曲

解ꎬ结果将讨论引入歧途ꎮ
遗憾的是ꎬ内格尔虽然是西方学界十分著名的分析哲学家ꎬ却没有对自己界定的运气概念展开深

入细致的语义分析ꎬ尤其在引进了自由意志的语境后ꎬ也依然未能澄清自己运用的“偶然” “不确定”
“必然”“确定”“命定”“决定”这些概念的精确意思ꎬ结果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偶然”运气何以会对人

们的行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绕不过去的理论难点ꎬ最终导致他引进的自由意志语境非但没能帮助

他找到问题的答案ꎬ反倒误导他走进了一座更大更悠久的理论迷宫ꎬ离破解道德运气之谜越来越远了ꎮ

三、好坏运气怎样影响行为的道德内涵

在道德运气问题上ꎬ内格尔的立论比威廉斯深入一步的一个集中表现ꎬ就是他敏锐地指出了ꎬ威
廉斯在高庚和无过错司机的事例上ꎬ讨论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道德运气”现象ꎮ〔１４〕不过ꎬ尽管他自己

讨论的几个具体事例包含着无可否认的道德意蕴ꎬ从而在克服威廉斯的偏激片面、让讨论回归道德语

境方面作出了不容抹煞的积极贡献ꎬ但由于他同样未能抓住“道德在于涉及身份角色(如自我、家人、
朋友、同事、师生、上下级、同胞、陌生人等)的人伦关系”这一实质ꎬ〔１５〕反倒在康德主义的误导下ꎬ强调

了“道德证成应当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这个脱离现实的抽象预设ꎬ结果导致他与威廉斯殊途同归ꎬ也
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道德运气发挥的作用ꎬ甚至主张运气的好坏会对行为的道德正当性产生决定性

的影响ꎬ却没有看到事情的真相:运气无论好坏ꎬ只会“决定性”地影响到行为在道德上正当或不正当

的轻重程度ꎬ而不可能“决定性”地影响到行为由人伦义务决定的正当还是不正当的道德定性ꎮ
前面提到ꎬ内格尔采用了“好运”与“坏运”的流行说法ꎬ并把它们和行为的“成功”与“失败”关联

起来ꎬ主张“我们想要做的事是成功还是失败ꎬ几乎总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某些不受我们控制的因

素”ꎮ〔１６〕然而ꎬ如同对待运气概念一样ꎬ他也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区分的内在依据:由于“运气”具有

“事前不能预测”的特征ꎬ主体通常只能在事后ꎬ根据其作用是不是对自己有益、能不能帮助自己的行

为取得成功、自己是不是希望它发生等标准ꎬ评判它们是好还是坏ꎬ以致我们能够以同义反复的方式

说ꎬ无论何种行为ꎬ位于道德还是非道德的领域ꎬ好运气都有助于主体达成自己意欲的目的ꎬ坏运气都

有碍于主体达成自己意欲的目的ꎮ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ꎬ道德运气无论好坏ꎬ都不可能根本改变行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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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道德上是否正当的价值定性(这种定性归根结底取决于行为本身是不是符合相应的人伦义务ꎬ会
不会在人伦冲突中给人们带来不可接受的严重伤害)ꎬ而只会让某个在道德上按照人伦义务得到了正

当或不正当定性的行为变得更好或更坏一些ꎮ 简言之ꎬ道德运气的“决定性”影响在范围上是严格限

定的ꎬ仅仅涉及一个行为道德正当性的轻重程度ꎬ不会涉及这个行为的道德正当性本身ꎮ
先来看“孩子突然跑到马路上”的事例ꎮ 不管哪种情形ꎬ这个事件对司机来说都是一种厄运ꎬ不希

望它发生却又发生了ꎬ造成了孩子死亡的悲惨后果ꎮ 然而ꎬ“司机驾车轧死孩子”这一行为正当与否的

道德定性ꎬ并不取决于这个运气事例本身ꎬ而是如同内格尔一笔带过指出的那样ꎬ取决于司机自己是

不是犯有过错ꎮ
首先ꎬ假定司机方面没有任何过错ꎬ那么他的驾驶行为就没有道德上的不正当之处ꎬ他也无需在

道德上自责ꎬ旁观者同样没有理由在道德上谴责他ꎻ至于他心中的“行为者遗憾”ꎬ则不过是一种由于

目睹了悲惨事件发生ꎬ因而比飞机失事、海啸地震的幸存者更为沉重的心理阴影而已ꎬ同样不包含负

面的道德意蕴ꎮ 换句话说ꎬ尽管无过错司机的确遭遇了厄运ꎬ但这种厄运只是带来了某些非道德的负

面后果ꎬ既不足以让司机的驾驶行为在道德上沦为不正当的ꎬ也不足以让其他人对司机作出否定性的

道德评判(对司机作出道德上的谴责)ꎮ
其次ꎬ假定司机方面存在某种过错ꎬ包括内格尔提到的疏于检查和饮酒过度ꎬ都决定了他的驾驶

行为包含着不负责任、会给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潜在危险ꎬ因而道德上已经是不正当的了ꎮ 至于孩子

突然跑到马路上的坏运气ꎬ只是加重了这种道德不正当、他的道德自责(如果有的话)、旁观者对他的

道德谴责、执法机关对他的法律惩罚的程度而已ꎮ 毕竟ꎬ假如司机没有“碰巧”遭遇这种厄运ꎬ他的驾

驶行为在道德上依然是不正当的ꎬ只不过程度上要轻微一些而已ꎮ 换言之ꎬ尽管厄运在这类情形下的

确产生了道德上的影响ꎬ也仅仅是让司机驾驶行为的道德不正当的程度变得更加严重了ꎬ却根本不会

把一个原本道德上正当的驾驶行为ꎬ变成道德上不正当的ꎮ 事实上ꎬ内格尔自己曾提到ꎬ即便碰上了

希特勒占领苏台德后就突然死去这样的“好运气”ꎬ张伯伦在慕尼黑的所作所为ꎬ依然是对捷克人民的

严重出卖ꎬ只不过不会成为道德上的巨大灾难而已ꎬ〔１７〕 同样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刚才的结论ꎮ 我们甚

至还能把内格尔提到的另一个事例戏剧化ꎬ〔１８〕 作为这个结论的进一步证据:假如谋杀者由于自己无

力控制的突发咳嗽ꎬ影响到了枪膛里射出子弹的运行轨迹ꎬ没能杀死他原本打算谋杀的无辜者ꎬ反倒

杀死了事前指使他谋杀、此时正在现场旁观的那个恶棍ꎬ这种后果极度反转的“幸运”因素ꎬ依然不足

以让谋杀者的行为在道德上变得正当起来ꎬ而只不过减弱了他的不正当谋杀行为的邪恶程度ꎮ 推广

来看ꎬ上述分析自然同样适用于其他论者提到的在加油站打手机ꎬ“碰巧”引发了爆炸之类的日常事

例ꎮ〔１９〕

其实ꎬ深入分析会发现ꎬ由于司机犯下过错造成的“理应刹住车却没刹住”这一点ꎬ才是把孩子突

然跑到马路上的运气事件ꎬ变成孩子被轧死的悲惨后果的“决定性”因素ꎮ 所以ꎬ司机“碰巧”遭遇这

种厄运后受到的更严厉责罚ꎬ也理应首先归因于司机自己疏于检查或饮酒过度的过错ꎬ却不可仅仅归

因于孩子的喜欢乱跑、孩子父母的疏于照看ꎬ更不可完全怪在了厄运本身头上ꎮ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ꎬ
倘若有过错司机拿“我运气不好赶上了”当理据来为自己辩护ꎬ想要证成自己在道德上的正当性(无过

错)ꎬ旁观者和执法机关都有充分的理由予以拒绝ꎮ 从这个视角看ꎬ与其说是运气因素本身影响了道

德评判ꎬ不如说是道德评判把受到运气影响的行为后果纳入了权衡轻重的考虑范围:一方面ꎬ无论有

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ꎬ醉驾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不正当、应当受到谴责和惩罚的行为ꎻ另一方面ꎬ同义

反复地说ꎬ造成了严重后果的醉驾行为ꎬ要比没造成严重后果的醉驾行为的不正当程度更严重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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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当受到更严厉的谴责和惩罚ꎮ
再来看“集中营军官和阿根廷商人的对照”事例ꎮ 表面上看ꎬ似乎是军官“碰巧”生活在纳粹统治

下、商人“碰巧”避开了纳粹统治的不同运气(命运)ꎬ“决定性”地导致二人的行为受到了截然不同的

道德评判ꎮ 但深入分析同样会发现ꎬ出现这种反差的“决定性”原因在于:军官从事了、商人没有从事

道德上的邪恶行为ꎮ 事情很清楚ꎬ假如军官在纳粹统治下没有作恶ꎬ他也不应当受到道德上的责罚ꎻ
假如商人在阿根廷经商时作了恶ꎬ他同样应当受到道德上的责罚ꎮ 尤其在军官事后把纳粹统治看成

一种“厄运”的情况下ꎬ他理应首先对自己有作恶动机并在集中营里将其付诸实施展开道德自责ꎬ然后

才有理由谴责遭遇纳粹统治的厄运对于自己作恶的纵容效应ꎮ 毕竟ꎬ假如他不肯压制自己的作恶动

机的话ꎬ即便“碰巧”去了阿根廷ꎬ他还是有可能在经商活动中将其付诸实施的ꎮ 同时有必要指出的

是ꎬ倘若军官事后没有展开道德自责的话ꎬ他甚至会把遭遇纳粹统治看成能让自己飞黄腾达、为非作

歹的“幸运”ꎬ从而加重他理应受到的道德责罚程度ꎮ 另一方面ꎬ商人也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平静生活仅

仅归因于自己避开了纳粹统治的“幸运”ꎬ因为假如他不是自己原本没有作恶动机ꎬ或是有意压制了作

恶动机的话ꎬ他在阿根廷的经商活动中ꎬ也完全可能将这些作恶动机付诸实施ꎮ 就此而言ꎬ即便遭遇

了纳粹统治的坏运气的确妨碍了军官约束自己的作恶动机ꎬ避开了纳粹统治的好运气的确有助于商

人约束自己的作恶动机ꎬ他们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是不是实际从事了邪恶行为”这个决定性的原因ꎬ而
不是由于“遭遇了好坏不同运气”这个非决定性的原因ꎬ才会受到截然不同的道德评判ꎮ

由此可见ꎬ某个行为在道德上是不是正当ꎬ应当受到赞扬还是谴责ꎬ归根结底取决于它自身的动

机、过程和后果是不是守住了伦理底线ꎬ会不会给人造成不可接受的严重伤害(康德主义深刻彰显了

动机符合义务的重要意义ꎬ却忽视了过程和后果对于行为是不是道德上正当同样具有实质性的影

响)ꎻ主体经历的好坏运气ꎬ会以不同方式影响到它在道德上正当或不正当的程度ꎬ却不会影响到它正

当不正当的道德定性ꎮ 内格尔一方面如同威廉斯一样ꎬ敏锐地指出了康德主义忽视行为过程和后果

及其受到运气影响的理论缺陷ꎬ另一方面虽然比威廉斯有所保留ꎬ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夸大了运气对

道德的影响效应ꎬ以致主张:“在包括疏忽大意乃至政治选择的一大批确凿无疑的伦理案例中”ꎬ受到

运气摆布的实际结果会对它们受到谴责还是敬重产生影响甚至总体判断也可能随着结果的改变

从肯定性变成否定性的ꎮ〔２０〕按照刚才的讨论ꎬ这个说法显然言过其实了ꎬ如同威廉斯的见解一样潜含

着“以成败后果论道德”的扭曲意向ꎬ不仅不符合道德运气发挥作用的本来面目ꎬ而且也很难解释现实

生活中时有发生的“虽败犹荣(失败了但道德上依然正当)”现象:尽管内格尔提到的安娜卡列尼娜

出走、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等的确落入了失败的结局ꎬ但从某种特定的规范性视角看ꎬ这种不走运的

失败并不足以改变它们的道德定性ꎬ让人们对它们的道德评判从敬重变成谴责ꎬ而只会让人们感到惋

惜ꎮ 就此而言ꎬ内格尔在道德运气问题上的一个致命软肋ꎬ就是把运气对道德的“决定性”影响扩展到

了行为是否正当的价值定性之上ꎬ没有看到这种影响仅仅限于行为正当或不正当的轻重程度ꎮ

四、道德责任为什么不是一个悖论

内格尔虽然引进了自由意志的语境ꎬ却还是未能揭开道德运气之谜的一个集中表现是ꎬ由于夸大

了道德运气的作用ꎬ同时又受到二元对立架构的深层影响ꎬ他把与自由意志直接相关的“道德责任”看
成一个说不通的悖论:从认为责任取决于控制的观点看ꎬ这一切似乎都是荒谬的ꎮ 罪行的大小取决于

孩子是否跑到了某人开车的马路上ꎬ或者小鸟是否撞到了某人的枪口上ꎬ这怎么说得通呢?〔２１〕 显然ꎬ
要彻底解答道德运气问题ꎬ我们必须正视他的这一质疑ꎬ论证下面的见解:即便在限定范围内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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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运气的决定性影响ꎬ道德责任也不是一个荒谬的悖论ꎬ毋宁说恰恰植根于自由意志和道德运气共

同发挥效应的确定性(必然性)因果链条之中ꎬ因而完全能够得到合乎理性的说明ꎮ
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议ꎬ这里同样有必要澄清“道德责任”的核心语义:当人们基于自由意志从事的

行为在人伦冲突中给他人或自己带来了益助或伤害的时候ꎬ他们理应在道德上受到相应的奖赏或惩

罚ꎮ 说穿了ꎬ这也是“责任”和“义务”的关联特别密切的原因(康德主义的另一个深刻之处就是强调

了这种关联):从负面内涵的视角看ꎬ如果你没有履行你对他人或自己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ꎬ你就应

当为你因此给他人或自己造成的伤害承担道德“责任”ꎮ 事实上ꎬ前面讨论中提到的司机“犯有过

错”ꎬ指的正是司机“对他人以及自己在道德上不负责任(未尽到义务)”ꎬ所以才应当承担“道德责

任”ꎮ
为什么道德运气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效应ꎬ不会像内格尔主张的那样ꎬ让道德责任变得荒谬起来

呢? 先来看有过错司机“走运”和“不走运”的不同情况ꎮ 的确ꎬ由于分别造成了没轧死孩子和轧死孩

子的不同后果ꎬ他们承担的道德惩罚程度存在鲜明的反差ꎮ 但按照前面的分析ꎬ这种反差一点也不荒

谬ꎬ反倒既正当又合理ꎮ 第一ꎬ这种道德惩罚的程度反差ꎬ与他们的不正当驾驶行为伤害他人的程度

反差恰相对应:“走运”情况下司机的行为只是包含造成严重伤害的潜在危险ꎬ并未实际造成严重的伤

害ꎬ而“不走运”情况下司机的行为已经实际造成了严重的伤害ꎬ所以二者有必要区别对待ꎬ否则就会

导致新的不公正ꎮ 第二ꎬ如前所述ꎬ“不走运”情况下实际造成的严重伤害ꎬ不应当完全归因于孩子突

然跑到马路上的运气事件本身ꎬ而应当主要归因于司机自己的疏忽ꎬ因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过错ꎬ已经

严重削弱了这个事件原本具有的不能预测或无力控制的“运气”性质:假如司机事前检查了刹车ꎬ他或

许就能把车刹住ꎬ避免孩子被轧死了ꎮ 换言之ꎬ“疏忽”本身并非“道德运气”的问题ꎬ而是“道德过错”
的问题ꎬ所以不应当构成免除“责任”的理据ꎮ

这一论证尤其适用于内格尔讨论的醉驾司机事例:同样是醉驾冲上人行道ꎬ碰巧没有行人的话ꎬ
醉驾司机会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是幸运的”ꎻ但碰巧有行人造成了伤亡ꎬ醉驾司机就会不走运地受到严

厉惩罚ꎮ〔２２〕其实ꎬ造成这种反差的根本理据在于ꎬ当醉驾司机基于自由意志作出了醉驾选择的时候ꎬ
他已经让自己失去了操控汽车在马路上正常行驶、避免冲上人行道的必要能力了ꎬ从而才让人行道上

有无行人的运气事件ꎬ变成了醉驾行为中因果链条的构成要素ꎮ 毕竟ꎬ正常驾驶的情况下ꎬ“人行道上

有无行人”根本不属于司机不能预测或无力控制的运气现象ꎻ所以ꎬ哪怕“碰巧”有了行人ꎬ行人一方也

不会像突然跑到马路上的孩子及其父母那样ꎬ还需要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ꎮ 遗憾的是ꎬ这些应当得到

仔细辨析的因素ꎬ似乎不在内格尔的视野中ꎮ 更遗憾的是ꎬ他居然没有注意到ꎬ尽管碰巧轧死行人对

醉驾司机来说无疑是个道德上的厄运ꎬ会让醉驾行为的不正当程度以及他理应受到的道德惩罚变得

更为严重ꎬ但碰巧没有行人这种他所谓“道德上的幸运”ꎬ既不会让醉驾行为在道德上变得“正当”起
来ꎬ也不会让醉驾司机在道德上变得“好”起来ꎬ更不会让人们对他的否定性道德谴责变成肯定性的道

德敬重ꎮ 更有甚者ꎬ假如缺乏悔意的醉驾司机轧死行人并逃逸后ꎬ碰巧没被抓获ꎬ这种所谓“道德上的

幸运”虽然会让他庆幸自己躲过一难ꎬ却非但不足以证成其醉驾行为的道德正当性ꎬ反倒加重了其醉

驾行为的道德不正当程度ꎮ
为了加大论证的力度ꎬ在此甚至还能进一步增补“运气影响动机”的因素:醉驾司机是由于事前碰

巧遇见好友ꎬ却不过情面多喝了几杯的缘故ꎬ才第一次从事醉驾行为的ꎻ换言之ꎬ假如不是被抛入到这

根不走运的因果链条中ꎬ他或许连醉驾的意图也不会有ꎮ 然而ꎬ需要指出的是:第一ꎬ这个从醉驾行为

后果的角度看属于“厄运”的事件ꎬ从深化朋友感情的角度看其实是个“幸运”的事件ꎬ因此提醒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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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仔细辨析好坏运气的区分语境ꎻ第二ꎬ只要摆脱了二元对立架构的影响ꎬ不再持有“决定论”取消

“自由意志”的先入之见ꎬ我们很容易发现ꎬ无论与好友的巧遇发挥了怎样“决定性”的作用ꎬ也无论醉

酒状态怎样在生理层面“决定性”地影响了他的自觉心理ꎬ都不足以取消醉驾司机基于自由意志作出

的喝酒后依然从事驾驶行为的自主“决定”ꎬ尤其不足以取消他这种对他人以及自己不负责任的不道

德“决定”ꎬ对于醉驾行为及其造成的同时还受到人行道上碰巧有无行人的好坏运气“决定性”影响的

不同后果所产生的更富于“决定性”的主导作用ꎬ和他理应为此承担的道德责任ꎮ
再将这种分析应用于内格尔说的生成类运气和境况类运气上ꎬ答案也是一样的:无论军官生来就

有怎样强烈的虐待倾向ꎬ也无论军官受命管理集中营为他放纵这种倾向提供了怎样的条件ꎬ这些貌似

超出其控制之外的运气因素的“决定性”影响ꎬ都不足以减弱(更别说免除了)军官对于自己基于自由

意志在集中营里实际作恶理应承担的道德责任ꎮ 诚然ꎬ军官的确既不能预测也无力防止纳粹掌权以

及自己生来就有的虐待倾向ꎮ 但如果他对其他人以及自己负责的话ꎬ他完全有能力掌控自己的自由

意志ꎬ拒绝服从上级要自己作恶的命令ꎬ压制自己想要虐待他人的倾向ꎻ某种意思上甚至可以说ꎬ一个

人越是有作恶的倾向ꎬ就越有责任约束自己不去作恶ꎬ却没有理由拿自己不走运ꎬ生来就有作恶倾向

为自己辩解ꎮ 换言之ꎬ军官之所以没能经受住考验ꎬ与其说是他碰巧生活在纳粹德国ꎬ以及碰巧有虐

待他人的天生倾向的缘故ꎬ不如说是他在这些决定论的氛围下ꎬ依然基于自由意志选择了为非作歹的

缘故ꎬ所以理应对此承担无可推卸的自主责任ꎮ 就此而言ꎬ不仅康德主张生来就有的爱好不受意志控

制ꎬ因而与道德无关的见解无法成立ꎬ〔２３〕 而且内格尔主张运气(包括军官未在 １９３０ 年前往阿根廷经

商的“坏运”)能够实质性影响人们对军官行为的道德评判的见解更无法成立ꎬ否则就会潜含着为纳粹

军官作恶开脱的意图了(虽然内格尔肯定不会有这种意图)ꎬ仿佛他主要是因为碰巧生活在纳粹德国

并有虐待天性这类“道德上不走运”ꎬ才在集中营里实际作恶的ꎮ 说穿了ꎬ与醉驾司机事例中人行道上

有无行人的运气因素相似ꎬ这些在主体从事道德行为前似乎有资格看成他既不能预测又无力控制的

运气因素ꎬ一旦进入道德行为ꎬ就转化成了主体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基于自由意志在因果链条中加以掌

控的构成因素ꎬ所以主体理应对这些因素通过自己的行为产生的各种后果承担无可推卸的道德责任ꎬ
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拿它们只是“偶然”的“不走运”当借口为自己辩护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道德运气影响下的道德责任ꎬ就不像内格尔以及其他受到自由与必然二元对立架

构误导的论者主张的那样ꎬ是一个说不通的悖论了ꎬ相反完全能够依据自由意志发挥效应的内在机

制ꎬ得到合乎理性的解释:假如军官只是因为碰巧生活在纳粹德国以及有虐待天性这些不受自己控制

的运气因素的决定性影响ꎬ才在集中营里作恶的话ꎬ他自然不必对此承担道德责任ꎬ因为没有人应当

为不受自己控制的运气因素承担自主责任ꎮ 但是ꎬ假如军官是在各种不受自己控制的运气因素的决

定性影响下ꎬ基于自由意志自决选择了在集中营里作恶的话ꎬ那就只有他(而不是不受他控制的各种

运气因素)才应当对此承担自主的道德责任ꎬ因为正是他作为主体的自由意志在此发挥的更富于决定

性的主导作用ꎬ才让他在各种运气因素的决定性影响下ꎬ依然是一个“负责任的自我”(而不只是一个

单纯受到外部决定因素影响的“事物”)ꎬ让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一个我们可以“谴责或赞扬”的“行
为”(而不只是一个我们仅仅能够感到“遗憾或高兴”的“事件”)ꎮ 也是在这个意思上说ꎬ与内格尔的

主张相反ꎬ自由意志与因果必然(决定论)、不受控制的运气与主体的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并非无

法解决ꎬ而是完全能够解决的ꎮ〔２４〕说穿了ꎬ内格尔在这方面的论述其实是从自由与必然之间荒诞的二

元对立架构出发ꎬ又落入了人与事物之间同样荒诞的二元对立架构ꎬ主张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是有自

由意志的ꎬ而受到外部决定因素影响的“事物”仅仅处在因果必然链条中ꎬ却否认了拥有自由意志的

—８０２—

　 ２０２４. ２学界观察



“人”同样也是处在一系列事件的因果必然链条中的ꎮ 毋庸讳言ꎬ正如内格尔的论述表明的那样ꎬ一旦

我们恪守这类荒诞无稽的二元对立架构ꎬ不仅道德责任ꎬ而且人的行为和人自身ꎬ都将成为理论上无

法解决的难题ꎬ或是说不通的悖论了ꎮ
综上所述ꎬ一方面ꎬ我们应当如实承认运气因素对于人们的行为包括道德行为产生的有时甚至是

决定性的影响ꎬ却不可像康德主义那样仅仅强调动机意图的道德意义ꎮ 但另一方面ꎬ我们也不应当像

内格尔那样ꎬ片面夸大运气因素的影响ꎬ甚至因此质疑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在道德行为中更富于决定

性的主导地位ꎬ却看不到运气因素归根结底也是通过主体的自由意志对他们的自决选择发挥效应的ꎬ
所以主体的行为不管受到了运气因素怎样的决定性影响ꎬ都不会取消他们对于自己基于自由意志作

出的自决选择理应承担的自主责任特别是道德责任ꎮ

注释:
〔１〕〔英〕伯纳德威廉斯:«道德运气»ꎬ徐向东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２９ － ３３、５７ － ５８ 页ꎮ 出于行文统一的考虑ꎬ

本文引用西方论著的中译文会依据英文本或英译本略有改动ꎬ以下不再注明ꎮ
〔２〕刘清平:«道德运气的深层追问———析伯纳德威廉斯的道德运气论»ꎬ«人文杂志»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ꎮ
〔３〕徐向东:«自我、他人与道德———道德哲学导论»下册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５７６ 页ꎮ
〔４〕〔５〕〔６〕〔７〕〔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６〕〔１７〕〔１８〕〔２０〕〔２１〕〔２２〕〔美〕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ꎬ万以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２９、２９ － ３０、３９、４１、３１、３２、２９、３２、２８ － ２９、３３ － ３４、３３ － ３６、３４ － ３５、３５、３２ 页ꎮ
〔８〕王旭凤:«道德运气与道德责任»ꎬ«广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ꎻ文远冬:«道德运气视野下的道德责任»ꎬ«安阳工学院学

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９〕刘清平:«求知欲视角下西方哲学传统中必然和偶然概念的反思»ꎬ«北方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１０〕刘清平:«从“人为自然立法”的视角反思因果、必然、规律与自由的关系»ꎬ«克拉玛依学刊»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ꎮ
〔１５〕刘清平:«道德相对性与道德相对主义的张力———从实然与应然的互动视角看»ꎬ«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

第 １ 期ꎮ
〔１９〕周安平:«法律责任的道德类型»ꎬ«学术界»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２３〕〔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ꎬ苗力田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８、１３ － １４ 页ꎮ
〔２４〕刘清平:«从需要视角看自由意志的必然存在———与无意志论者商榷»ꎬ«江汉学术»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责任编辑:马立钊〕

—９０２—

自由意志视角下的道德运气问题


